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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定　 ■ 方 瑞 櫻

瀛苑副刊

「 傷 心 咖 啡 店 深 藍 色 的 燈 光 存 在 城 市 最 晦 暗 的 角 落 ， 一 閃 

一 閃 ， 向 每 一 個 傷 心 苦 悶 的 人 招 手 … … 

 

失 去 工 作 、 失 去 愛 情 ， 在 最 傷 心 的 絕 境 中 ， 馬 蒂 走 進 了 傷 

心 咖 啡 店 ， 以 一 杯 咖 啡 的 代 價 ， 經 歷 了 人 生 最 混 亂 豐 富 的 

旅 程 … … 」 

 

前 些 時 日 負 責 人 告 訴 我 ： 她 想 離 職 到 神 學 院 進 修 。 一 直 以 

來 ， 我 深 知 她 是 一 位 虔 誠 的 基 督 教 徒 ， 亦 是 一 位 永 遠 藏 不 

住 心 事 的 人 。 我 笑 著 問 她 ， 是 否 蒙 主 恩 寵 ， 不 然 怎 麼 會 有 

這 突 如 其 來 的 舉 動 。 她 止 住 了 平 常 慣 有 的 笑 容 ， 像 一 圓 明 

鏡 ， 肅 穆 中 帶 著 平 靜 ─ ─ 沒 有 任 何 理 由 ， 只 因 她 覺 得 這 非 

常 重 要 。 這 令 人 聯 想 起 一 個 久 遠 的 故 事 ： 四 處 漂 泊 的 旅 行 

者 ， 在 歷 經 大 半 輩 子 的 流 浪 後 ， 穿 過 平 地 ， 橫 越 荊 棘 ， 被 

烈 日 灼 傷 ， 冰 雪 凍 僵 ， 仍 繼 續 匍 匐 前 行 在 被 時 間 遺 忘 的 邊 

緣 ， 最 後 終 於 倒 在 一 片 荒 漠 之 中 。 夢 裡 面 ， 他 看 見 一 座 簡 

陋 的 教 室 ， 在 斷 壁 殘 垣 中 撿 到 了 一 幅 畫 ， 泛 黃 的 皺 紙 中 漾 

著 耶 和 華 慈 祥 和 藹 的 笑 容 。 剎 那 間 ， 他 整 個 人 癱 在 地 上 ， 

抱 著 那 幅 畫 像 嬰 兒 般 的 哭 了 起 來 ， 久 久 不 能 自 己 … … 。 

 

辦 公 桌 上 的 備 忘 錄 記 著 小 雅 的 留 言 ： 「 有 什 麼 事 大 家 可 以 

聚 在 一 起 商 量 ， 如 果 大 夥 都 要 相 繼 離 職 ， 我 會 有 一 種 使 不 

出 勁 力 的 感 覺 。 」 我 們 是 同 一 期 寒 訓 的 工 作 伙 伴 ， 在 寂 靜 

又 寒 冷 的 淡 水 校 園 裡 受 訓 。 日 復 一 日 ， 我 們 分 享 彼 此 的 學 

習 心 得 ， 摸 索 著 未 知 的 可 能 ， 一 起 嘗 試 建 構 工 作 領 域 中 尚 

處 於 實 驗 階 段 的 理 論 思 維 。 與 其 說 是 憑 藉 著 非 凡 的 熱 情 ， 

不 如 說 是 一 份 無 須 言 語 的 默 契 。 但 是 開 學 後 接 踵 而 來 的 各 

項 試 驗 ，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卻 使 每 個 人 都 有 著 說 不 出 口 的 難 處 

。 看 到 這 則 留 言 ， 彷 彿 見 到 自 己 的 倒 影 在 波 光 粼 粼 的 湖 面 



中 起 伏 不 定 ， 是 這 麼 真 實 ， 卻 又 如 此 虛 幻 。 我 想 念 那 一 段 

期 間 大 家 只 為 一 個 相 同 理 念 傾 盡 全 力 的 共 識 ， 那 份 企 圖 挑 

戰 自 己 極 限 與 渴 望 的 凝 聚 力 ─ ─ 像 火 一 樣 在 潮 濕 的 冷 空 氣 

中 蔓 延 開 來 。 然 而 ， 小 雅 ， 我 想 說 的 真 的 不 只 是 想 念 而 已 

！ 

 

繞 過 半 個 台 灣 ， 來 到 這 個 素 昧 平 生 的 城 鎮 ， 我 所 能 感 受 到 

的 陌 生 與 遙 遠 ， 又 豈 是 距 離 二 字 所 能 形 容 。 不 知 從 何 時 開 

始 ， 流 進 百 葉 窗 ， 嘩 然 湧 向 我 不 再 只 有 寂 寞 ， 我 感 覺 到 一 

股 更 深 邃 的 力 量 正 在 醞 釀 、 正 要 爆 發 ， 就 像 波 濤 洶 湧 的 浪 

潮 逐 漸 將 我 淹 沒 。 在 水 藍 色 的 世 界 裡 ， 一 派 寧 靜 ， 渾 然 似 

若 正 在 母 體 中 孕 育 的 新 生 命 ， 就 這 樣 暫 時 的 與 這 世 界 隔 離 

一 陣 子 吧 ！ 沒 有 最 初 ， 亦 無 結 束 。 這 一 刻 的 存 在 ， 是 剎 那 

， 也 是 永 恆 ； 是 孤 寂 ， 也 不 孤 寂 。 

 

那 天 淡 水 大 霧 瀰 漫 ， 校 園 內 像 是 虛 擬 的 幻 境 ， 一 棟 棟 建 築 

物 像 空 中 樓 閣 似 的 錯 落 在 一 片 雲 霧 繚 繞 中 ， 這 時 很 容 易 便 

能 感 覺 它 們 孤 零 零 的 線 條 來 。 對 於 熟 識 的 朋 友 ， 又 何 嘗 不 

是 如 此 呢 ？ 我 們 很 可 能 認 識 一 個 人 相 當 久 ， 但 有 一 天 他 突 

然 站 在 你 眼 前 時 ， 才 頓 然 發 現 平 常 未 曾 留 意 的 熟 悉 身 影 原 

來 是 這 等 模 樣 啊 ！ 人 們 常 因 誤 會 而 結 合 ， 因 了 解 而 分 開 。 

然 而 倘 若 有 一 天 連 自 己 都 感 到 陌 生 與 充 滿 隔 閡 ， 這 時 候 你 

又 該 向 誰 告 別 呢 ？ 

 

偶 不 經 意 的 驀 然 回 首 ， 竟 赫 然 發 現 消 逝 的 並 非 只 有 歲 月 而 

已 。 在 薄 霧 中 隱 約 傳 來 的 笑 聲 ， 才 明 白 浩 瀚 的 時 空 中 ， 有 

限 與 無 限 原 來 只 是 一 線 之 間 。 會 不 會 有 這 麼 一 天 ─ ─ 在 若 

干 年 後 和 自 己 重 逢 ， 看 見 這 樣 一 位 世 故 、 社 會 化 、 複 雜 難 

懂 的 自 己 ， 你 竟 說 不 出 一 句 話 來 ！ 假 如 生 活 的 面 貌 往 往 充 

滿 這 麼 多 深 沉 的 無 力 感 ， 那 麼 生 命 究 竟 有 何 意 義 ？ 據 說 戰 

爭 時 期 有 一 位 名 醫 救 人 無 數 ， 但 當 他 眼 睜 睜 的 看 著 自 己 的 

病 患 又 再 度 重 披 戰 袍 ， 最 後 終 於 在 無 情 的 殺 戮 中 犧 牲 時 ─ 

─ 他 崩 潰 了 ， 「 如 果 我 救 他 們 只 是 為 了 讓 他 再 回 到 戰 場 上 



受 死 ， 那 我 又 何 必 救 他 們 呢 ？ 」 醫 生 受 不 了 日 以 繼 夜 矛 盾 

的 煎 熬 ， 他 決 定 上 山 隱 居 。 然 而 幾 年 後 他 又 出 現 在 村 莊 裡 

為 人 治 病 ， 人 們 好 奇 的 問 他 理 由 ， 他 笑 著 說 ： 「 因 為 我 就 

是 醫 生 啊 ！ 」 回 到 現 實 生 活 中 ， 你 會 發 現 許 多 義 警 、 義 消 

、 社 工 媽 媽 、 慈 濟 義 工 … … 等 ， 就 在 你 我 生 活 的 周 遭 ， 儘 

管 人 生 不 盡 如 意 ， 他 們 卻 依 然 很 認 真 的 活 著 ， 在 生 命 中 的 

每 一 天 盡 自 己 最 大 的 努 力 帶 給 別 人 體 貼 與 溫 暖 。 沒 有 為 什 

麼 ， 只 因 這 是 我 們 每 個 人 曾 經 非 常 用 心 與 上 蒼 許 下 的 約 定 

。 

 

「 馬 蒂 看 見 了 人 間 最 浪 漫 壯 麗 的 情 感 ， 她 也 看 見 了 世 上 最 

孤 獨 無 情 的 人 、 掙 扎 著 找 尋 生 命 意 義 的 漫 遊 者 、 還 有 無 可 

救 藥 的 暗 戀 狂 ， 他 們 都 敢 於 用 生 命 做 賭 注 ， 來 換 取 一 個 出 

口 ， 而 馬 蒂 找 到 的 出 口 名 叫 自 由 … … 」 。 

 

─ ─ 傷 心 咖 啡 店 之 歌


